
读‘大陆洗脑记’ 

香港有许多新闻记者到国内去观光，受招待，回来后也有许多篇纪行的文字，但那都是原本在左派报上工作

的，他们不一定因为受招待才去观光，也不一定观了光才写那种纪行文章。一般说，国内的情况有了许多好转，不

必等待甚么报导，许多人都有亲身的体会，这种体会包括一般生息在国内的亲友的通信，以及私人接触，只有在日

常生活上的息息相关，那种改善、向上好转，才是切实而令人鼓舞的。再深一层说，在这全国统一的政权下面，有

所建设和有所进步，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难道说在支离破碎，争权夺利，贪污不法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

下，我们曾有过这种幻想吗？黑格尔老头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代表着整个中国历史大转变的现时代，不论

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总的说来，只有日益向前的发展，它的发展远远没有走到‘不合理的存在’，以致给

历史所否定了，即使将来给否定，也只有更高阶段否定现在的低级阶段。 

但是现在的中国，任何方面是不是都已没有甚么可疵议了的？这当然不是的；谁有资格来疵议它呢？当然只

有纪德型的人才能疵议它，因为这种疵议需要大智大勇，洞察历史的眼光，对于革命的热爱，不考虑个人利益，不

随声附和。 

纪德的疵议苏联，有一个大前提：他疵议，只为的要保护这个大事业，为人类，为文化。歌颂自然比疵议来

的容易，听的人也比较受用，但纪德认为在斯大林名字上面一定要加上‘光荣的’形容词，对斯大林也未必是一种

尊崇。可是终斯大林之世，个人崇拜已发展到贻患无穷。如果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听到他的人民喊‘毛主席万岁’

时，他不鼓掌，‘以严肃沉思的面容来代替微笑’，这并不是表示他的谦虚（他在天安门上接受欢呼已十六年

了），而是现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没有斯大林时代处处要加上光荣的形容词那样肉麻，也已快要到贻患无穷

的地步了。譬如一个小学生由于缺乏科学常识，经常听到‘毛泽东思想’教育的舍已救人，扑向一个触电的人，终

致自己也跟着死了，这种其勇可嘉，其愚不可及的行为，与其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不如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失

败，宣传这种舍已救人的道德观的人，首先应该教导儿童关于电的常识，让这种悲剧以后减少发生。 

一个革命职业家的生活，是受党组织全盘照顾的，这在坚苦的革命斗争时代并不奇怪。毛泽东现在的公私生

活划分如何，我们并不清楚，说毛泽东的每月薪俸已自动减到三百多元，我们不知道未减以前，他的薪俸是不是超

过马连良？但这也不值得宣传作为毛泽东的谦德，我们相信毛泽东在艰难缔造革命之后（这当然不是他一人之

力），决不会天天吃鱼翅席享福。毛泽东的伟大，并不在乎他的薪俸大于或小于三百元，而在于他领导中国所走的

道路。如果拿了三百元薪水就表示‘勤俭建国’，以身作则，那么只拿四十几元薪水或更少收入，一样在协力勤俭

建国的广大人民，是不是比毛泽东更伟大些？ 

西哈努克六次访问中国，都有十几万人倾城欢迎，其它类乎西哈努克的亚非国家的领袖，访问中国的一月有

多少次？一年更有多少次？我想北京一定有几十万人民，在脱产专做欢迎工作，如果这也算是勤俭建国的工作之一

的话。 

这次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们‘口福’是不浅的，据报导：‘中共的好收成，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

食欲，光是早餐，又是中式，又是西式，都在十道以上。记得从鞍山回到沈阳时，我们是在火车的餐车上吃饭，结

果，菜式是两冷盘，四热荤，一汤，一水果。这那像火车餐，简直圣诞大餐的规模。…..’作者还没有谈到‘国

宴’哩，好吧，这报导我们听着也津津有味了，正是在吃的这一点上，纪德在‘从苏联归来’上，特别提到过，他

认为这种盛晏，这种优待，这种无数次的干杯，不折不扣正是一种特权，他之去苏联不是要去享受特权，他以为在

那里应该已经没有特权了。 

这种报导让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竟然有些地方颇像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写报导的人，也像纪德一样，正

确地部分描写出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只是他们太像纪德所痛恶的随声附和者了。 



                       （一九六五、一二、一四）

-------------------- 

大陆洗脑记之一   余鸣盛 

一踏进深圳桥头，同行中的某君就幽默地说： 

‘从现在起，我们已被中共“接管”了。’他虽然强调‘接管’两字，但听得出并无恶意，倒是道出了作为

一位记者，职业上常有的那种俏皮口吻。 

事情也确实是这样，从深圳边防站上签证、检查直至在贵宾室享受到第一顿午宴，我们——香港去北京参加

李宗仁先生记者招待会的六十多位中外记者，确是被中共如此接管着：给予每个人旅行上种种方便，照顾到每个人

生活上饮食上不同习惯，满足了每个记者在职业上采访上特殊要求。唯独对任何记者的思想、信仰、以及写稿和报

告，从不干涉。中共甚至大方得这样，如果香港的中外记者，真的从北京发出这样的一些电讯： 

‘长江大桥根本就没有。’ 

‘北京城一片黑暗！’ 

‘人民大会堂是纸糊的建筑……’ 

北京也不会把这样的电报扣留。 

当然，同行中人谁也没写过这样的‘乌龙报导’。从广州飞往北京，经过武汉上空时，每个记者却争着往机

窗口向下看，因为长江大桥的夜景，那一串串灯光，从二千呎高空往下望格外迷人！ 

应该详细写明时间，我们是在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离开香港搭车北上，结果，当天晚上十时二十

分，在北京机场的休息室中，王芸生、邓岗等中共新闻协会、记者协会的负责人，已在同我们寒喧了。 

从香港到北京的距离而能朝发夕至，它须要有近代化的交通工具，这点，中共拥有了。设备先进的机场，喷

气式客机，技术熟练的机师和空姐，保证了我们一路上的迅捷、安全和愉快。难怪一到北京，大家都向主人家道谢

说： 

‘你们很了解记者抢新闻抢时间的急性子，使我们一路上都没有耽搁。 

在北京，那怕是听到一句闲话，看到一条标语，遇到一个书面，也能提供我们不少采访内容。在第二天，当

我们坐上宽敞的游览车经过长安街总工会办公大楼时，七幅彩色像映入到我们的眼帘，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一个事实显示出，今天中共的领导核心，正是他们这七人小组。 

‘能见到毛泽东等中共首脑吗？‘ 

‘会有机会的！’主人对我们的提问（其实也就是要求），谨慎而又有把握地回答着。 

事实上，从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一日四天之内，除了陈云、林彪外，据说他俩都不在北京，毛泽东、刘少

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全见到了，而且都不止一次。 



毛泽东，这位被西哈努克亲王称作为世界最大的人物之一的中共主席，却是谦虚的。就在中共国庆节那天，

我们都看到了毛泽东那份谦虚。 

当七十万游行群众，高呼着‘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时，毛泽东是微笑地鼓掌；继而高呼‘全国各族人民

大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也是微笑地鼓掌。待到爱戴他的人民，喊出

‘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既没鼓掌，甚至以严肃沉思的面容来代替微笑。 

长时期来，外国一些报章，都在毛泽东健康这点上做文章，说什么‘毛泽东早已是个衷弱病重的人’。然

而，眼前的毛泽东，参加三十日晚的国宴时，他坐在长方桌的主席位，谈笑风生，烟酒不戒，而且还带头步上主席

上，向六千位中外来宾祝酒。有位朋友，曾经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六个‘非常’的迭句，

来形容毛泽东的非常健康。 

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不久前有位法国名医面见毛泽东时，这名医曾以‘尼古丁’的危险，劝告他少抽香烟，

结果，毛泽东并不以‘尼古丁’为意。他说得好： 

‘孙中山先生不抽烟，倒死于肝癌，而宋庆龄女士抽香烟到现在，依然健康。中国人的体质大概不一定害怕

尼古丁。’ 

毛泽东是坚定的，他的头发仍然是那样黑，他的腰板仍然是那么挺。 

如果说，毛泽东没接受戒烟的劝告，只是生活上的小节，那么，当他坚持带头减薪，人们对这事情的意义，

就会想得很深很远。 

据说，毛泽东的每月薪俸，已自动减到三百多元，而今天中共的艺术家、医师们的收入都倍于此数，红线女

的月薪是六百元，马连良是一千元。 

正是毛泽东自己对‘勤俭建国、艰苦奋斗’——中共主要的施政方针之一，以身作则，从根本上就保证了这

一方针的贯彻，而且防止了修正主义的传染，资本主义的滋长。 

‘中国是强大了些，但还不很强大……’这是毛泽东最近发表的名言，当时是他对李宗仁讲的，但中共各方

面的领导人都已在运用了这句话。而这句话被上下一致的运用，正好反应出中国领导人的气度、胸襟和进取心。 

于是，在九月廿八日晚欢迎西哈努克的国宴上，我们听到刘少奇亲口讲出中共并没满足现有的成就； 

在九月卅日晚周恩来主持的国宴上，周恩来的讲话中，再次重复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在十月一日国庆大典上，彭真又作了一次新的号召，要中共的人民，这迎接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

划而努力； 

在九月廿九日陈毅外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毅诚恳表示，中国还存在不少缺点，并要记者们别把中国

报导得太好，因为太好了人家不相信。 

事实上，无论在北京，或者其它城市，每次参观访问，接待我们的主人，都要求记者们指出缺点，提出批

评。而且如果客人一旦把意见提出了，他们真的在想法改进。这里可举出一大一小的两个例子。 

九月二十八日，中外记者实地看到从机场到宾馆，北京城几十万人欢迎西哈努克的盛大场面，就在当晚，柬

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当刘少奇主席的面，反而讲出他的意见。西哈努克的意见，其实是感谢，他说，这是他第六次访



问北京，想不到仍然受到几十万人倾城式的欢迎，太隆重了，太客气了，反而使他感到不安。 

使客人感到‘不安’，作为好客的主人，自然也就不安了，中共的领导人，也在研究，如果下一次西哈努克

亲王和其它国家的元首来北京，是不是一定要把欢迎队伍排成几十里长？是不是可以选择其它的欢迎方式，像由机

场坐直升机到天安门，接受群众载歌载舞的欢迎仪式后，再乘车去宾馆，就是一种在考虑中的欢迎方式。 

怎样使每项工作搞得更好，更富姿采？上述的大例子外，还有个小例子。 

那还是在北京，当中外记者最先看到‘李宗仁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纪录片时，看到影片的介绍中把香港

商报总编辑张学孔误为张学礼时，大家指出了这个错误，结果，听说中央新闻纪录片制片厂，在一天之内，就对所

有的拷贝，都进行了改正。把‘张学礼’再改正为‘张学孔’。 

听接待我们的记协秘书长邓岗说，我们中外记者一行，是在最好的季候中，访问大陆。因为从九月中到十月

中，大陆各地的气候差距最平均，从广州到北京到东北以及到上海、杭州，我们都生活在温和的摄氏二十度上下的

秋阳里。 

然而，这次采访，何止是天公作美，屈指数来，我们赶上了中共最隆重的国庆庆祝，我们先后参加了李宗

仁，陈毅两次最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我们看见了中共的领袖们。顺便一提，中共的好收成，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

了我们的食欲，光是早餐，又是中式，又是西式，都十道以上。记得从鞍山回到沈阳时，我们是在火车的餐车上吃

饭，结果，菜式是两冷盘、四热荤、一汤、一水果。这那像火车餐，简直是圣诞大餐的规模。事实上，我们每顿都

是这样的款待，而且吃的实在好！难怪记者们特别是外国记者们都在对这样的‘接管’议论滔滔了。他们将怎样议

论呢，外国记者又是怎样来进行这次采访呢？其中听说有个别外国记者还在这次采访中，名利双收，大有斩获呢。

这种种，我会在以后再谈。 

  


